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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任天简介



余任天（1908—1984）

余任天，生于1908年11月9日（农历戊申年十月初五），浙江诸暨人。曾用名栎年，字天庐，居室名任自然室、归汉室、嘉砖砚斋。余任天11岁开始作画、刻印，17岁即能作诗填词，其自言“无论业余、专业，未曾间断”，终其一生。1924年春赴杭州，先后入浙江美术专门学校和浙江艺术专门学校学习西画，后因家境贫困而辍学。此后在诸暨崇实小学及萧山、嵊县（今嵊州市）、杭州的中小学担任美术教师，其间也曾在诸暨、草塔和杭州鬻画。尽管命运坎坷，颠沛流离，但他从未放弃心爱的艺术。抗战中，时在枫桥大东小学任教的余任天，怀着满腔激情，以画笔和刻刀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在学校两旁墙上绘制大幅抗日壁画。1945年3月，余任天与金维坚等人发起创办印学团体“龙渊印社”。抗战胜利后，余任天定居杭州，供职于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省立杭州民众教育馆，并结识黄宾虹、潘天寿、张宗祥等，书画艺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50年代初，在杭州自设“金石书画工作室”，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1956年，参加浙江省文联美术组，探索现代中国画艺术的新路，创作了一批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1959年，余任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国画研究室第一位专业画家。1962年，他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创作了巨幅山水画《富春江严陵濑钓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他经济拮据，生活困顿，双目患疾，病情严重。虽然打击、折磨接踵而至，但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丝毫未动摇，他兀兀穷年，殚精竭虑，勤奋创作，耕耘不辍。十年动乱结束时，余任天已几近失明，但他手中的画笔却未曾停下。晚年的他超越了自我，进入了一个艺术人生的新境界。故乡的山水和雁荡、西湖、富春江是他此期画得最多的题材，秉承为“山河写照”、为时代传神的理念，他创造出了精彩绝伦的“余氏山水”。

余任天是当代公认的新浙派绘画的重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是浙江现代美术史上诗书画印兼擅的艺术大家，其成就是卓著的、多方面的，博得刘海粟、潘天寿、沙孟海等艺术大师的激赏。他的山水笔墨酣畅、意态鸿蒙；花鸟人物生机盎然、格高意雅；书法四体咸备、以隶草见长，气清神旺，笔力遒劲；篆刻气概纵横、雄健苍润，别具气象；诗词不刻意求工，却清新自然、通达晓畅，尽显郁勃之气，故有“四绝压群伦”和“艺术全才”之誉。同时，他在文物鉴赏和书画理论诸方面都有卓见与著述，撰有《天庐画谈》《历代书画家补遗》《陈老莲年谱》等。生前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文联委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泠书画院特聘画师、杭州逸仙书画社社长。1984年3月2日溘然长逝，享年76岁。他一生艺术创作精湛，身后诗稿两千余首，画作近万件，书法作品更是不计其数，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艺术遗产。尽管余任天生前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却以自身特有的人品艺德和艺术成就赢得了人们对他的仰慕和敬佩。

总序

范达明

中国画渊源于华夏古老的农业文明，它以独特的笔墨形式、诗书画印“四全”的承载方式，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在世界艺术之林展现出东方绘画的魅力与风采。这或许就是它绵延千年而不衰，在当下仍以其勃发的生命力获得极大发展并影响世界的根本原因。

中国画与传统西洋绘画同样具备“外师造化”的艺术本原，然而它在其具象造型的外在形态里，强调“以形写神”的观照态度，注重“以象取意”的表达方式；中国画家将画面视觉图像背后的寓意或隐喻意义，即“意象”之象征意义（所谓“能指”背后的“所指”意义），视为艺术旨趣和“中得心源”之所在，甚至以此作为中国画的审美规范与内在诉求，从而凸显出它与西洋绘画殊为有别的品格特色。从古代的画工画、院体画到近古的文人画，包括工笔的画面形态与写意（或笔意）的画面形态，以及两者兼容的画面形态，中国画在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别或画法上尽管千变万化，而上述的审美规范与内在诉求却基本不变，其独具的品格特色亦依旧存在。

时至今日，中国画不仅被视为一种民族绘画的技艺，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重要学问。与此同时，历代中国画名家的作品，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为艺术机构所研究、收藏与展览，更在艺术市场流通中为越来越多的民间藏家及画廊所青睐。各类媒体已然把与它们相关的种种情况与信息列为文化宣传的热点。而有关历代名家佳作的知识，同样也不独为美术专家与专门机构所关注，更成为普通人文化常识范围的求知需求。推介中国画名家作品的各类图书，不仅有固定的读者群，更有日益增多的喜好者与收藏者，它们成为出版界图书发行的热门品种，艺术书店常销热销的上佳读物。这其中，又有“中国历代画家佳作品鉴”丛书应运而生——这是经由诸方面的通力协作，由浙江摄影出版社策划与出版的。

相比同类书籍，“中国历代画家佳作品鉴”丛书的特色，在于它突出了“品鉴”的要义。品鉴，即品评、鉴赏，它以画迹即绘画作品本身为观照品评对象。你若想认识、了解中国画，学习其技艺，探求其学问，就应从具体作品的品鉴开端。

黄宾虹有言：“有形影常人可见，取之较易；造化天地，有神有韵，此中内美，常人不可见。”（1948年，与王伯敏书）在这里，宾翁把中国画佳作有神有韵有内美却为“常人不可见”的矛盾情况提了出来。而“品鉴”作为由行内专家以审美理性面对画作所做的描述、品评与解读，显然是化解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

“中国历代画家佳作品鉴”丛书所确立的目标，正是把佳作品鉴视为其要务与题中之义。丛书在遴选刊印历代绘画名家佳作的同时，特邀艺术理论专家撰写相关文字，包括名家生平、名家艺术成就与风格特色综论，以及佳作品鉴。后者是对特定名家所有被遴选佳作所做的一画一评文字解读，力求如实、贴切而有审美专业水准。

我们相信，打开书页，一并呈现于你眼前的解读文字与佳作画图，能够满足你对于某位名家之所以取得如此艺术成就的真切认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丛书因此也一定不失为美术学子和普通读者步入中国画艺术殿堂的良师益友。

2015年12月23日于杭州

一任天机，妙造自然——余任天的山水画境界

由于受到时风、际遇、地位、名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是需要时间来汰洗和检验的，往往愈久愈远，愈能看得清、看得准，也愈能充分认识优秀艺术家的历史地位与成就。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回望检视20世纪的中国美术界时，余任天这个名字便赫然凸显在我们眼前。他特立独行，学识过人，才华横溢，功力深邃，诗书画印“四通”“四绝”。其“余氏”泼墨写意山水面目独具、精彩绝伦，令人钦佩折服，可谓“黄宾虹之后，无出其右者”。

中外艺术界似乎都有这样一个规律，即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甚至超越时代的艺术大师，生前未必被世人所识，都有一个被世人逐渐认知的过程。黄宾虹曾在1934年对著名翻译家、美术评论家傅雷说“拙画不合世眼”，并断言“五十年后方识我”。而“寂寞楼居四十年”的余任天，生前虽谦称自己为“草民”，“草野之人，不登大雅之堂”，但从其诗作和画论中不难看出他的孤傲和对艺术追求的高度自信。在他走后的三十多年中，其艺术成就越来越为画坛所推崇。余任天被誉为我国近现代山水大家、当代中国文人画家中的翘楚、当代浙派山水重要的拓展者和泼墨写意山水的代表人物、现代新浙派的艺术创新大家，王朝闻先生称他为“新浙派画继往开来实际上的领军人物”。2001年起，其作品被限制出境。这些都昭示了余任天先生在美术史上的应有地位，也足见其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界的影响。据此，可以说余任天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当之无愧的山水画巨擘。

一艺功成岂偶然 人工天分两相连

一般认为，余任天一生的中国画创作，大致经过了师古、探索和风格凸现三个阶段。

40岁之前为师古期。从少年时代的自学自画，临习《芥子园画谱》，进美术专门学校学素描、色彩，转而师法费晓楼、陈洪绶、任伯年、王石谷诸家，打下了中国画的造型与笔墨功底。题材上以高士、仕女为多，兼及山水。技法上注重用笔，较写实，面貌多为小写意，其时作品主要有《怀素书蕉》《达摩面壁》《泽畔行吟》《诸暨斗岩》等。

40至60岁为探索期。此间余任天正值壮年，精力旺盛，生活稳定，又被聘为浙江省国画创作研究室专业画家，创作激情高涨，步入了服务于人民大众、反映新时代、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他与同时代的其他画家一起，走出画室，面向生活，多次赴雁荡、天台、富春、四明诸山写生，搜集素材，并创作出大量富有时代气息、具有浙江地域特色的山水画作品。此时，其作品的点景人物亦因时而变，或行军，或探矿，或伐木，姿态生动。余任天说：“时代变了，新的意境、新的形象，只求一种新的笔墨程式来表达。”其笔墨亦为之一变，由师古人进而师造化，变在布局高远，注重空白造境；变在不为陈法所囿，南宋以来至现代诸大家的画风，从马远、夏圭、王蒙、程邃、石涛至黄宾虹、潘天寿，皆信手拈来，匠心自用，渐显个性端倪。

60岁以后为风格凸显期。无奈目疾加深，写实山水一路已无能为力，书法也只得由正入草。所幸“文化大革命”十年，本一介布衣的余任天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仍能于陋室中作画写字。但纵观余任天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充满坎坷，历经磨难，但他不畏艰难，甘于寂寞，从不懈怠，对艺术的追求，初心不改，始终不辍。他说：“作画至六十以后，为最后进退关头，往往不能自己掌握，涣然至于澌灭者多矣，不继续丰富想象之故也。”余任天在暗中摸索，经十余年笔耕墨耘，从早年目不停视，手不停挥，由师古、师造化，进而师心，终于水到渠成，走出一条由工到写之路，进入了游刃有余的自由王国，开创了前无古人、浑然天成的余氏写意山水。

由以上经历不难看出，余任天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艺术成就绝非偶然。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有艺术天分，受乡风熏陶、父亲影响，从小喜爱画画；其二，造型基础训练全面，素描、色彩和山水、人物、花鸟均有涉猎；其三，艺术实践丰富，诗书画印兼习，多次创作壁画，甚至设计创作家具木雕；其四，交友与鉴赏收藏上乘，与应均、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优秀艺术家的过往交流和相互切磋使其成为一位眼界极高的鉴赏家；其五，在艺术创作上具有强烈的个性意识，应均说过“我字写自己的，图章也刻自己的”这句话，深深印在了余任天的脑海，并给予他极大启发和终生影响；其六，用志不纷，“守清贫”“耐寂寞”“甘淡泊”，终生不图名利，默默耕耘，全心向艺；其七，嗜书如命，终生手不释卷，与先贤对话，与天地精神独往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余任天的成功乃天分加勤奋，性情加正确的方法所致也。当然，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因目疾无奈之下被迫转而作大写意山水也是原因之一，此论不无道理但又不全如此。

但依陈法终无益 艺事还须我主张

余任天对古代画家马远、夏圭、石涛、八大的作品心摹手追，下过功夫。但他目标很明确，并不以学某家技法为目的，而是究各家各派之长，学习借鉴而又努力冲决其藩篱，发挥自己的性情与天赋。他曾说：“余见马远、夏圭，见八大山人、石涛之画，喜其笔墨精美，意境高超，每喜临之，而临之辄不似，有时偶画数笔，而又似马、夏、八大、石涛，不知古人似我，而我似古人。因悟画，各有自己机杼，而追求同一形质，笔墨间，或同或异，又何足怪耶，何必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也。”由此可见他的清醒、自主和自觉。

综观余任天作品，其风格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创作出新。余任天认为：“唐人画山水，以登临观察真山水为主，明清人以临摹为主，而古意渐漓，离现实愈远。”他说：“一切文艺的技法，尽在大自然之中。有固定的技法，则非艺术矣。画以笔墨为主，或茂密，或简略，或生拙，或痛快，随机应变，不落常规，所以学画应向大自然写生，则技法在其中矣。”他作品之新可从气格、意境、题材等方面见出。他传承浙派，扬长避短，在继承中求创新，于刚硬中寓含一份婀娜之气，此气格新也；写毛泽东诗意及《青山不老》《思源图》等，诗情画意并茂，境界高远，此意境新也；在众多的山水题材中，表现西湖的作品最多，他与西湖相伴数十年，其风霜雨雪、烟岚山色、四季变迁皆了然于胸，因之，山色空蒙、桃红柳绿、水墨氤氲的景致常见诸余先生笔端，此题材新也。

二是笔墨浑成。浑，浑厚、雄浑之谓也，乃中国山水画审美之大道，也是余任天先生终生所追求的境界。余任天认为：“山水需浑厚华滋，但一般都在用笔用墨上求之。‘浑’是气势，‘厚’是形质。画中山水之脉络正侧暗通遥接，树木之光暗向背浅深，笔墨能表达出气势浑成，形质厚重，此真正之浑厚也。”又曰：“前人论画山水，在笔墨不在丘壑。此论尽矣。前人论山水笔墨意境，总不如‘山川浑厚，草木华滋’八字为恰当。”余任天为山川万物立照，晚年的作品更是醇而后肆，由工转写，注重气势，浑然天成，于不经意中见出经意之境。

三是以书入画。余任天曾说：“作画者需同时学两种书，篆隶取其沉着，草书取其生动。作画以用笔为主，似篆似草，篆取凝重，草取生动；墨从笔出，或浓或淡，浓以立骨，淡以取润，烟霏雾结，而有氤氲之气乃佳。”余任天晚年山水多以草书和篆书入画。落笔恣肆，一任挥洒，沉着痛快，笔势开张，雄劲的笔力既增加了画面气势，也生出了意蕴。他自己也深感书法助益：“余病目十一年，几不能画矣。然犹能挥洒，不致僵滞者，乃近年专心草书之助。因知善画者应精熟草书，始得生动之妙，而气韵在其中矣。”

四是美美与共。在余任天的山水画中，诗书画印和谐地融为一个整体。其画作大都题写自作诗，加上自己的印章，四者相辅相成，协调统一，从而构成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整体的和谐之美令观者赏心悦目。余先生认为：“一幅画，诗文书画合为一体，方成为一件高超的艺术作品”。可以说，诗画合璧，诗画相生是余任天先生中国画创作的特色之一。

老夫自有勾皴法 肯为宾虹作后尘

艺术作品是由一个个细节所组成的。余任天先生的艺术高度既有赖于他的综合修养、人生际遇，也离不开烙上余氏印记的作为艺术本体的绘画技法。余任天初学王石谷、石涛、八大，上追宋人马远、夏圭，于乡先贤陈洪绶亦颇有参悟，师古人亦师造化。他钦服黄宾虹，受黄宾虹的深刻影响，但又独具慧眼，参悟黄宾虹山水而颇有所得，学黄而又能自我变化，他似乎把黄宾虹绘画中的某些因素简化了并赋予自己的表现力度，自出机杼，独创一格。他曾与人论及自己与黄宾虹山水的区别为“黄画聚，吾画散”。

总体来看，余任天的笔法特色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曰直，取杜诗“放笔为直干”之意，不做作，充分利用毛笔聚散之特性。二曰圆，“转折处绕指之柔”，手法书法化，含蓄圆融。三曰拙，“拙则笔有取舍，而以从容出之也”，以此去技巧，去范式，熟后生，拙隐巧，所谓“笔拙转生妍，韵高潦草处”。四曰简，就是意化之笔，删繁就简，认为“简者略其所不见而只画其着眼处”。五曰逆，逆笔取势、取奇，又能去除艰涩。

而余任天的墨法特色则表现为：浓，多用厚稠胶着的墨做运动，使笔生飞白，线成折钗之效；重，“用长线条重勾勒”，醒目有气势；积，相乘相加，墨之施放中通过叠加产生韵味与韵律，增加作品的感染力；渗，墨色具有变化，幻化中有一种不确定的多元语言，下墨看似张扬实乃内敛。

余任天作品的技法特色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对比强烈，墨色响亮。主要通过笔墨之间的空白来实现。他曾说：“墨中的空白如阳光照临，使画中墨色更加闪烁光亮。”“笔墨中的空白，石面上、树皮上、夹叶点叶间，都有阳光照临，不可完全涂遍。或完全留光的地方，不着色，则精神更加爽朗，使画中墨色更加闪烁。”因此，在向前贤和大自然学习过程中，他独创了笔笔离、笔笔空的新技法。细观余任天先生作品，山石间、树叶间均精心留有大小不同的“空白”。如作品《霜叶西风入画图》中，树叶与树叶之间、枝干与树叶之间及山石之间的留白，使得画面极具闪烁的动感，分外亮堂。又如《独山》在以浓墨写近前的树木时精心留白，同时又与山坳、山顶庙宇等处的留白互为贯通，对比强烈，墨色亮堂，又令画面灵动，产生强烈的视觉张力。可以说，运用“空白”来表现“明亮”是余任天先生的发明。

精心布白，虚处造境。他在论画中空白时强调：“画中的空白，是山水中不着眼的地方，没有画到的地方，这地方凭观者去想象，而得到自己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地方，虽然无画，却是画最多的地方，并且与画的构图、虚实有连带关系。”实际上，无与有、虚与实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有”是“实境”，“无”是“虚境”。一切“有”都是“无”的表现，一切“实境”都是“虚境”的表现。余任天先生善于在空无的境界中表现丰富的内容，善于虚实并用，以无写有，在相对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出无限。他说：“一切雄浑、广阔的气象都在空白之中。”空白不仅能增强画面的虚实对比，更可借以营造空蒙、空明、空灵的艺术境界。如《古人诗意册页之四》《逶迤南川水》等作品的留白处理极具匠心，别有韵致，为欣赏者留有丰富的想象空间。作品《岩岫杳冥》大片空白、强烈的墨色和虚实对比，使岩岫杳冥、深幽、空灵的特点得到较好的表现。



霜叶西风入画图



独山

巧妙用水，笔墨交融。余任天先生说：“万物燥则轻，湿则重。作画亦然。”又说：“作画，用笔墨外，尤须善于用水。”中国画讲究水墨，故善用水是山水画郁勃苍润、充满生机活力的重要手段。余任天的作品出入传统，又得云烟供养，因而精于用水，每大笔、阔笔酣畅挥写，故放得开，形成笔墨相依、浑然天成的视觉效果。如作品《云动忽青山》即是在运用水造意造境上尽得其妙，以淡墨“拖泥带水”笔法写坡峦杂树，尤其是近处带雨的树林，看上去简直就是泼水泼墨了。又如作于1981年的《墨华荡漾水云横》，用饱含水分的笔蘸浓墨且皴且染，令氤氲湖山跃然纸上，充满空灵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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逶迤南川水



岩岫杳冥



墨华荡漾水云横



东风洒雨露



山明松雪寒



依稀见村远



松风响幽壑

泼墨惜墨，知白守黑。无论是书法还是国画，黑白安排对局部以至整个全局和对观者的视觉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余任天先生善于把握黑白对比，以此来营造极佳的视觉效果。他尝言：“古人有泼墨、惜墨之说，余以为，淡墨水墨可泼，所惜者浓墨耳。物向背晦明、干湿枯润，皆须于泼墨、惜墨中求之。能泼墨，能惜墨，然后能墨分五色。”故其在作画前早已整体谋篇在胸，挥写中根据墨与宣纸的自然渗化，随机点化，白者极白，黑者极黑，使局部与整体平衡协调，有机统一。如《东风洒雨露》，概括、大气，水墨淋漓，全画注重整体气势，阔笔纵横，泼墨泼水，唯惜墨如金，只在必要之处吝啬皴点也。作品《拟宋人减笔破墨法》中的主山以淡墨泼之，几乎未用皴染，山崖等处施以浅绛，随后非常节制地以浓墨点苔，使杂树醒目，青松精神挺拔。

以简求繁，笔简意密。余任天先生尝言：“画者写生或追写，不能一物不遗，取与舍乃自然之事，先要懂得笔墨之繁简，则取舍在其中矣。”“予论画厚重在形质，不在积墨……有形质，然后有神气。”他的山水画作品多酣畅挥写，逸笔草草，似乎不怎么经意，但绝非草率之作，而是经过反复思考、苦心经营的。其笔法、线条极为讲究，往往达以少胜多之效。事实亦如此，看上去越简单的东西越不容易，非凝练精粹难于立足。如作品《山明松雪寒》以凝练的书法用笔勾写雪山轮廓、近处的苍松、远处的房屋，皴点厾染的疏密聚散潇洒自如，并与长短线条勾出强烈的节奏感，韵致生动，精彩绝伦。《依稀见村远》用笔极简，着墨不多，以草书般的简洁线条勾勒近树和江渚上的小船，而远山下的村落尽在淡墨的幻化迷离之中，可谓笔墨苍润，浑然天成。



高山流水



西湖春浓

抒情写意，自创皴法。余任天的画注重气势和整体安排，大都充满逸趣，同时又精于用笔，注重细节，具体到一点一画、一皴一勾都极其用心，且多书法线条，故用笔圆浑，用墨厚重。以粗阔的笔线勾勒山川的基本骨架，从容地以大草之法注、掷、抛、打、截、泼，且点且染，似皴非皴，点染纵横，水墨淋漓。这是他在继承披麻、斧劈等传统皴法用笔的基础上，从表现需要出发，大胆创新，从大自然中参悟撷取的。他说：“山水画勾、皴、点、染为内容服务。以勾为主，皴次之，点又次之，染又次之。勾是山之骨，山之脉络亦在其中；再皱几笔以显山之凹凸；点代表树木小草，应随山之脉络、山水阴阳，视其丰茂繁密处点之，应淡点多于浓点，方无满癞疥之弊；染是表现质感，水墨画用淡墨染，设色用色染。”如作品《松风响幽壑》《高山流水》均从大处和气势着眼，纵横皴点，痛快沉着。作品《西湖春浓》中柳树均任意挥洒，看上去就是草书，虽无一笔是柳而又无一笔不是柳，其生动之气韵令人叫绝！

余任天作品虽取自寻常山水，但章法构成独特，笔墨变化莫测，率性放逸，苍茂、浑厚、古拙，极具个性。陆俨少先生称其作品“苍浑朴厚，墨法益奇，盖得益于自然者为多矣”。而其技法技巧实源自五代与元、清诸家精华，熔古铸今，创出了余氏笔墨——混合皴，“老夫自有勾皴法”，自立一家。观其作品犹见其人、其德、其艺、其行——信然，作品即是艺术家本人焉。

山水册页



这是余任天先生早年的作品，与我们所熟悉的余氏山水不同，画得比较紧，还带有清人的印迹，属于兼工带写一路。山体、近处岩石、两棵松树，以及较远处的杂树和赤色岩壁等的造型均比较写实。于此，我们可看出余先生早年所下的功夫。几十年来，他“守清贫、甘淡泊、宁寂寞、忘荣辱”，超然物外，心无旁骛，潜心向艺，永不知足，“寂寞楼居四十年”。他精于鉴赏，广收博取，他的大写意山水亦如同他的金石功夫，法古而不泥古，“醇而后肆”，由工转写。至其晚年水到渠成，臻于浑厚老辣而又自由自在的境界，成就了勃郁苍莽的余氏山水。从此图款识，不难看出先生对此作是看重和珍视的。

款识：此予四十五岁壬辰年旧作，未忍弃去，姑存之。庚戌初夏，天庐病目。钤印：余任天（白）。

长松瀑泉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余任天先生加入了浙江省文联美术组，后又被聘为浙江省美协专业画家，获得赴各地采风写生的宝贵机会。他先后随省文联和省美协组织的采风组到绍兴、诸暨、富春江、雁荡山、余杭超山、天台山、四明山、新安江等地写生，收集创作素材，饱览各地河山之美。这些鲜活的真山真水，被他潜藏烙印于脑海。画面题以“长松瀑泉，意在天台雁荡之间”，可见画面：当为经过画家长期冶炼，出自于灵府的既似雁荡、天台，又非似雁荡、天台的山水意象。

署名：天庐。钤印：余任天（白）。

雁荡奇峰



其自作诗云：雁荡行将到，峰峦渐觉奇。兹游应有愧，难作谢公诗。笔者也曾几次到过雁荡山，其景可谓断崖峭壁，峰峦起伏，群峰竞雄。秋日里，尤其是在早间的阳光下，但见星星点点的金黄，十分迷人。的确，画面以骨法笔墨写出，线条老辣，任笔驰骋，耸立的奇峰、近处的坡峦、树木均以大笔触一气呵成，同时用饱蘸水墨的笔参花青点染山峰，用青绿与朱砂点染坡峦，借以烘托秋树的绚烂与山色的苍翠。整幅作品凸显的是其一贯的重意、重气势的精神气质。

署名：天庐。钤印：余任天（朱）。

只有春风似我闲



此幅作品为余任天写王安石诗意。久视此画，应发现画面题诗与山水十分协调。以草书写题画诗“乌石冈边缭绕山，紫荆细路水云间。吹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笔法遒劲有力，风神洒脱，而其下的峰峦、山石、树木等亦挥洒自如，无非草书笔意与飞白而已。诗、书、画在此极其协调统一，构成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

署名：任天。钤印：余任天（朱）。

云动忽青山



作此画时，画家的创作状态正如其画面所题“宋程颐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一联可作画山水座右铭。”接着又题道：“此写虹收仍白雨，云动忽青山。元遗山诗意”。全画笔墨苍润，形让位于浑然氤氲之气，画家一以神行，纵笔驰骋，精神超出具体的形而进入风云际会的变态之中，所谓“意与神会”也。意，艺术家运笔弄墨所表达的“情感与思想”，是艺术家的自主意识。神，艺术家孜孜以求的“气韵与造化”，是艺术家修身、涤心、澄怀而观的“道”。

署名：任天。钤印：余任天（朱）。押角章：天庐（白）。

霜叶西风入画图



画面题诗云：霜叶西风入画图，诗人曾此一停车。秋阴不散成疏雨，赭墨林峦半有无。此幅作品写秋雨感受，虽为写意，近树与远处山峦、房舍看似浑然一体，实则层次分明，画面极其统一。水墨、朱砂与赭石，加之红叶之间、树木与山石之间的留白，使得画面格外亮堂。此外，诗画相生、诗画合璧是余任天先生中国画创作的特色之一。余先生认为，“一幅画，诗文书画合为一体，方成为一件高超的艺术作品。”

落款：辛酉十月余任天。钤印：余任天印（朱）。

晓峰泉韵



余任天先生在谈到笔墨时曾说：“作云山烟雨，以骨为主，笔中有墨，墨中有水，不藉渲染乃妙。”又说：“画面山水，墨气与黑气不同，墨气生精神，黑气成晦暗；墨气如面部明暗，不失其精神，黑气则如面上抹黑。”

此作画面十分整体，以水墨和淡赭写出。雄浑的山石、杂树和秋涧，其上为云烟里的房舍、村落和远山，一泓瀑泉自山顶一泻而下，似闻淙淙水声。画的顶端草书题款作为整体之局部，与作品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款识：山头石头泉韵细，晓峰烟树乍生寒。石涛句，庚申七月，天庐。钤印：余任天（白）。押角章：天庐（朱）。

山明松雪寒



作品以老辣的书法用笔（如草似篆）写出近处的苍松、远处的房屋，以及山形轮廓向背，在点与线的处理上具有强烈的节奏感，疏密聚散、空间布置十分自然，以一抹淡墨衬托出天际和雪意，恰似天成，留出空白令人遐想。画面表现了大雪覆盖下的崇山峻岭，然而所展示的意境却仿佛是画家心境的写照。

署名：余任天。钤印：余任天（白）。押角章：天庐（白）。

江陵千里一轻舟



作品显然画于册页之上，山势几乎是对角构图，但仍十分生动。其题诗云：气宜春夏意宜秋，茂密还从简略求。李白诗情通画理，江陵千里一轻舟。使用的仍是其自家勾皴点染之法，笔法精到，勃郁苍润，整幅画可谓“一轻舟”与“万重山”两者与江水、远天、山间烟云（留白）的大小、轻重、疏密、繁简，以及冷暖的多样统一。

落款：乙卯天庐。钤印：余任天（朱）。

拟宋人减笔破墨法



画家自题：“拟宋人减笔破墨法”。的确，主山几乎未用线条，形同没骨，加上淡墨赭石的渲染，使得山势及其厚重的质感丝毫未减。淡墨浅绛的山崖上，以浓墨点苔，使青松越发醒目而挺拔。此外，近处坡岗、山间寺庙、江上远帆均安排得十分妥帖，恰到好处。整幅画面略显迷离，轻抹淡墨的远景更是为观赏者创造了无穷的想象空间。余先生说：“用墨之浓淡，须依表现的物象而定，画中细节处（人物、屋宇、舟车、桥梁、鸟兽等之注意点，皆其小者）以浓为主，其中有淡，不但使观者触目即见，亦画龙点睛之意也。大面积处，以淡为主，其中有浓。”

署名：天庐。钤印：诸暨（白）。押角章；余任天（朱）。

松风响幽壑



正如画家题诗“绝疑无路，云穿一径斜。松风响幽壑，秋色满山家”所言，此幅作品营造和表现的是一种王维诗般的意境：深山无人，疑似无路，而在松林与烟云掩映问，却隐约有一径起伏蜿蜒通向远处，空灵而静谧。画家以遒劲有力的用笔写苍松杂树和岩石，继而以概括的阔笔写出山崖石壁、房屋，勾勒远山，再以淡墨调和着花青“拖泥带水”地纵横点染山间丛林，顺手画就山势走向，同时留白表现晨间云气水雾，最后微施淡赭花青，于是乎，幽壑现矣！

署名：天庐。钤印：余任天（朱）、诸暨（白）。押角章：天庐（白）。

江山霁雪



此画笔简意密，是一首雪后江山的交响曲。以书法线条勾勒出苍松、杂树、山形山势、远帆和远山，以淡墨为基调渲染烘托出雪山、江河及天际，手法看似极其简淡，表现力却非同寻常。

款识：江山霁雪，丁巳十二月，天庐。钤印：余任天（朱）。

笔中有墨带云烟



余任天先生以草书、篆书入画，他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活的，有灵性的。因此，既要使画面厚，又要使画面活”。通观此幅画作，山林、巨岩、房屋等全部都是以焦墨及渴笔写出来的，只略加综合皴点，犹如一幅疏密有致的书法作品，可谓虽无五色而胜似丹青。作者题诗云：“画就诗成意为先，笔中有墨带云烟。”

款识：壬戌九月余任天。钤印：余任天印（朱）。

云动忽青山



画面丰富而用笔却不甚复杂，即所谓以简求繁。值得一提的是，此画在运用水造意造境上可谓尽得其妙。以浓墨线条勾勒山形，以淡墨“拖泥带水”笔法写出坡峦杂树和近处似带雨露的树林，从而营造出“虹收仍白雨，云动忽青山”之境界，如此功力既得益于对传统技法的长期修炼，也来源于余任天对大自然的切身体验。他曾说：“气韵生动，就是要多读书、多写字，再加勤奋学画。”

署名：任天。钤印：余任天（朱）。押角章：嘉砖砚斋（白）。

高秋亭



此为写陆放翁诗意之作也。笔墨轻松，一任勾写，以淡墨写出秋树、林峦和远山，空白（包括笔墨之间与画外之空）的预留巧妙高明，十分精彩，令人想象。“空”不是“无”，而是“虚境”，“虚”与“实”、“有”与“无”都是相互依存的。余任天认为，“空白的地方是画最多的地方，因为可以任凭读者自由地去发挥想象。”再辅以淡水朱砂、赭石点染，意境全出矣！

款识：高秋亭，陆放翁曾有诗题之，天庐。钤印：余任天（白）。押角章：天庐（朱）。

秋山图



余先生说：“古人作画，只是一个‘写’字，写则笔所到之处，无不如意流畅，所以须会得‘写’字，可免板刻之病。画是名词，不是动词，六法中亦只言‘应物象形’及‘传移摹写’，而全在骨法用笔。‘写’字须从书法中体会得来，以书入画，即‘写’字。故善画者必善书。”此画正是大写之作，线条老辣，勾勒从容，极具金石气。且看挺拔的苍松、美丽的红叶、近处的流泉，远处的岗峦，以及树后山间隐约可见的房屋，皆随兴写来，轻松率性，得自然之妙趣。画家宿墨、焦墨、淡墨、渴笔交织，笔下秋山红叶与苍松对比，“庄严亦妩媚”，色彩与水墨交响，生机一片，“了无萧瑟意”。

署名：余任天。钤印：余任天印（朱）。押角章：天庐（朱）。

逶迤南川水



画上所题“北坨湖水北，杂树映朱栏。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系王维五绝《北坨》。此诗以禅心禅意对大自然进行体悟与观照，画家着意表现的即是其深邃意境。以浓墨，骨法用笔勾远近杂树、川上房舍，笔端饱含水墨，且皴且染，画就峦岗、远山。整幅画水墨淋漓，气息浑然，涛走云飞，在近峦一片雅致的水墨（杂树）中，几道朱栏、一座小桥尤为醒目。所写虽非真山真水，却高于真山真水，得“不似之似”妙趣。

款识：王右丞诗意，天庐。钤印：余任天（白）。

岩岫杳冥



曲，含蓄，委婉也；直，直露，一览无余也。艺术中曲胜过直，深邃、绵邈、杳冥、幽远，含蓄在其中也。中国诗书、音乐戏剧等姊妹艺术无不广泛运用之，中国画亦如此。此作虚与实对比强烈，大面积的留白使岩岫杳冥深幽，画面旷远空灵，其欲表达的主题亦委婉含蓄，令人遐思飞越。几乎纯用水墨写就，以浓墨勾勒皴擦松岩、杂树和远处村落，略施淡赭和以水墨调和的花青，用湿墨涨墨阔笔写远处山峰，愈显其厚重。

款识：旷远绵邈，岩岫杳冥，天庐。钤印：余任天（白）。押角章：天庐（白）。

古人诗意册页之四



此作俯瞰山势、村落，以宿墨、淡墨写出。水墨写山，勾皴染兼施，惜墨如金地以浓墨点苔、勾勒村落树木，以淡墨烘托远景，淡赭点染房屋杂树。余任天先生说：“一切雄浑、广阔的气象都在空白之中。”此幅作品正是如此，上下空白处理极具匠心，为欣赏者留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天耶水耶？云耶气耶？抑或河流耶？湖泊耶？别有韵致，极具精神，可谓得大自然精魂也。

款识：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天庐。钤印：余任天印（白）。

江山佳气郁葱葱



“因地造林翠雨浓，江山佳气自葱葱。披麻解索皴无用，画法亦须破旧风。”从画家的这首题诗可看出，此作当为画家表现20世纪50年代国内兴起的“绿化祖国植树造林运动”而作，但是诗的笔锋一转，论起自己关于画法的见地，即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应当是与时俱进的。整幅画不受披麻、解索、劈斧等皴法的束缚，以“老夫自有勾皴法”任意勾勒点染，得心应手，笔笔苍郁，别具气象。画面不着笔墨的留白仍是令人心动之处。

落款：天庐并句。钤印：余任天（朱白相间）。

墨华荡漾水云横



以浓墨间淡墨勾勒、皴擦和点染近处的崖壁及崖壁下的杂树、房舍，以饱蘸水分的笔墨横涂竖抹远处湖山，恰到好处之留白，令画面笔墨氤氲，气象万千，充满空灵之气。余先生说：“作云山烟雨，以骨为主，笔中有墨，墨中有水，不藉渲染乃妙。”此作可谓很好地实践了他“山川浑厚，草木华滋，要在笔墨间有一种氤氲之气，自然生气远出”的画理。

款识：山色模糊翠不生，墨华荡漾水云横。闭门十日黄梅雨，却有新诗对画成。辛酉五月，余任天。钤印：余任天（白）。押角章：欢喜（白）。

忆得故山门外色



余任天先生尝言：“画山水，只需追求形质，而落笔用墨，不必心中先存拟某家法、某家笔，则笔下自由自在，机趣自然溢出矣。”此画意境十分辽阔，看似随意写就，十分轻松，其实是苦心经营，精于取舍。秋山、秋树，山中的房屋，远处的江河、帆船及彼岸的山势走向等信笔写出，并不拘泥于任何皴法，一切均以表现物象形质之需要而定，是谓综合皴也。画家题诗云：毫端简略淡秋光，应许痴翁独擅场。忆得故山门外色，云鬟对我理吴装。

署名：天庐。钤印：余任天（朱）。押角章：诸暨（白）。

画成每自嫌，聊作会心语



老子云“大巧若拙”，因此，以巧追巧并不能巧，拙中求巧方为大巧，拙也是中国书画艺术的一种境界。

余任天先生亦言：“巧密之极乃至老拙，绚烂之极乃造平淡。古人论笔墨尚矣。”其有诗云：“入画云山骨气苍，且看山静与云忙。老来不费经营力，笔墨不妨用拙藏。”此作正是典型。用笔生拙，率意勾勒，渴笔湿笔交互使用，点点皴皴拙中藏巧，乱云飞渡，墨色淋漓，意境不凡，堪称佳作。

款识：笔拙转生妍，韵高潦草处。画成每自嫌，聊作会心语。天庐。钤印：余任天（朱）。

风物故山最亲切



“名山未遂遍游屐，雁荡天台一到之。风物故山最亲切，少年画到白头时。”余任天先生故里诸暨多山，他自小就生活于大山怀抱，以后又到山城永康、龙泉等地工作，因而山之形神风姿，可说是深深镌刻于他的脑海。故乡的山时时见，在艺术修养臻于化境时，于其笔底即便是信手画来，也是如此浑厚华滋，风神俊朗。

署名：天庐。钤印：余任天之印（白）。右闲章：诸暨（朱）。

吴山



“吴山第一峰头立，左右江湖顾盻雄。”此幅为俯瞰雄视图，次第远推的峦岗、屋宇、寺庙，以及更远处钱塘江上的点点帆影和远山尽收眼底，景色十分壮观。余任天先生是用水和留白的高手，此作以蘸水的毛笔和着墨色纵横点染，同时精心留出空白。可以说，近处的烟云、山间的雾霭、远处的江流和天空，无一不是通过匠心的用水和留白来营造的。

署名：天庐。钤印：余任天印（朱）。押角章：天庐（朱）。

双峰霁雪



大雪覆盖中的西湖，自有其别样动人处。余任天先生题诗云：“欲识西湖更明洁，一天霁雪画双峰。”以淡墨、渴笔飞白勾写山形、湖堤及远山、塔影，以焦墨、浓墨枯笔画雪松，点染雪中的杂树，再用淡墨渲染山之阴处和湖水、天空，借以衬托一片冰雪中的西湖景致。

款识：天庐画，时一九七八年一月。钤印：余任天印（白）。押角章：天庐（朱）。

塔影峨峨



“塔影峨峨如卓笔，东风着意画奇瑰。”此幅作品写从西湖眺望宝石山和保俶塔之所见，抓住了春日西湖的典型特征，桃红柳绿的湖堤，三两游船游荡其间的湖面，远处的宝石山及塔影，好一派西湖春天揽胜图。主体部分的柳树、桃树系余氏书法用笔，如草如篆，用线自然灵动，赏之如沐春风。

署名：天庐。钤印：余任天印（朱）。

西湖春浓



亭台楼阁、游船画舫皆融于桃红柳翠的大好春光中。画面看似不甚经意，实则笔法讲究，墨法讲究，章法、构图也极其讲究。余任天曰：“作画可草不可率，草以意行，率缘懒成。草如草书，五指齐力，意在笔先如奔蛇走虺也。率则心无主宰，信笔而行，全失操纵者也。”此画题款为自作诗：“西湖景色正春浓，堤上水边绿映红。多少游人来又去，画家思入构图中。”

款识：戊午四月余任天。钤印：余任天印（白）。

雨中西湖



“湖上春来雨又风，倚楼泼墨画空蒙。有诗多被前人写，试读坡翁篇什中。”此画虽只寥寥数笔，却简练奇特。春风吹拂的柳丝，用笔如怀素的大草，舒卷自如，表现了柳叶于风雨中的动态之美，碧桃枝杈又似篆书般遒劲，透出浓浓的金石气。由此可见余先生在书法上的高深造诣。草书入画是余任天先生晚年山水画的重要成就。他自言：“余病目十一年，几不能画矣。然犹能挥洒，不至僵滞者，乃近年专心草书之助。因知善画者应精熟草书，始得生动之妙。”可谓道出了先生画外的功夫与功力。

款识：庚申春，天庐。钤印：余任天（白）。

西湖烟雨



“每落笔，最不可率意。用意、用笔、用墨须有刻意之处，如风云之变态，岩峦之晦明，想象真景而为之。用笔之或简或繁，用墨之或浓或淡，皆须再三思考，大胆、细心而为之。”为表现烟雨中的西湖，此画余先生用的全是宿墨、淡墨，整幅作品用水高明，画面鲜活，略施浓墨点苔提神，淡墨置游船两叶于中间，使画面静中寓动。而用笔全系骨法，稳健的树干似篆法，纤纤柳梢如草书。

款识：湖上青山湖面烟，湖烟山翠两相连。晴光潋滟空蒙雨，到处苏诗在眼前。己未八月余任天并题。钤印：余任天（白）。

苏堤雨意



“楼头四面围烟雨，人在空蒙山色中。”生活于江南的人对此景是再熟悉不过的——湖山，包括所有的一切尽在烟雨迷蒙、水气氤氲之中。“作画，用笔墨外，尤须善于用水。”余任天先生以其匠心和高超的写意能力，用水墨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精彩的、洋溢着浓浓诗情的雨意苏堤、雨意西湖画卷。

款识：苏堤雨意。天庐。钤印：余任天（朱白相间）。

龙井茶香



余任天先生有诗云：“莫道平常眼前山，画来画去却生情。因知笔墨胜丘壑，老我闲山野水行。”此作画的是翁家山一带的山岭，而此处极其平常，无奇峰怪石，亦无深谷幽壑，其实是很难表现的。但余任天先生却并非机械地照抄照搬原有景物，而是抓住若干特征后进行重构，也就是其诗中所说的“笔墨胜丘壑”，因而画面颇有奇趣。水墨和着花青染就的树木和山色中，间或露出一两处赭色崖壁和翁家山的几处村落，有趣的对比相生相成，加之着意留白（水雾云气），令画面活泛无比。在画的左上角，画家欣然题诗：翁家山下杨梅岭，龙井狮峰接翠岑。十里茶香风景好，西湖之胜在山林。

款识：戊午春，余任天。钤印：余任天（朱）。

平湖秋月



此作决非自然主义的写实，而是将物象与思想感情熔铸后以浪漫情怀出之，所谓“师心”“中得心源”也，虽借鉴了西画的色彩和光影元素，亦不失中国画气派。但见画面月华皎洁，湖水清澈而具波动感，几乎占去了全画的四分之三，而月色溶溶中被雾气所浸染的楼阁、树木仅占画面的四分之一不到，以此突出了“天上宫阙”之境界。画家在其上题曰：“一轮秋月平湖上，天宇人间共澄清。”整幅作品营造出东坡诗词中的意境，别具一番幽秀风姿，安谧静美，也寄托了画家的美好理想。

署名：天庐。钤印：余任天（朱）。

独山



“画到家山意倍亲”，余任天先生的故乡诸暨多山，独山想必是其印象较深的一座。此山虽不甚高，望之却也险峻。作品构图上将整座山置于偏左处，留出右边空白，以浓墨写出近前的苍劲树木，同时精心布白，并与山坳、山顶庙宇等处的留白互为贯通，从而使画面灵动而不至于板滞，最后以大片题跋平衡向左的重心。

款识：我邑东乡有独山，亦因名其村，山不甚高，四无钩连而草木藂茂。上有蓝宇，春秋佳日，人多往游焉。余曾一登临，至今每忆及之。丁巳末伏，天庐并记。钤印：余任天（朱）。

西湖春酣



“天留病目仅余光，笔墨模糊意却王。”余任天先生晚年目病日重，几近失明。因此，他作画时犹如庄子寓言中的那位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欲止而神欲行”，加上妻子的帮助，一张张美妙的作品就这样创作出来了。如果没有“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的高超技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先生成竹在胸，以书入画，“篆隶取其沉着，草书取其生动”，每每挥就，神完气足，令人叫绝。此画正是如此。

款识：春入西湖好，氤氲万象涵。东风大手笔，红绿一齐酣。戊午三月任天。钤印：余任天印（白）。

依稀见村远



此作气格高华，精妙绝伦，笔苍墨润，浑然天成。以篆、草般的线条写出近树，江边江渚上点缀聚散天然的四五小舟，而江对岸的远山下，村落依稀掩映于茂林之中，氤氲中绝妙的留白令人遐想与叹为观止。李曰华云，“绘事必以微茫惨淡”为妙境。恽南田云：山水要迷离。布颜图云：作画要有乱里苍茫。戴熙云，画之境应是“阴阴沉沉若风雨杂还而至，缥缥缈缈若云烟吞吐于太空。”迷离微茫能产生比清晰直露更多的美感。信然！朦胧美是也。

款识：林杪不可分，水步遥难辨。一片山翠边，依稀见村远。皎然句，天庐。钤印：余任天印（朱）。

八大二石遗意



余任天于传统的学习鉴赏是花了终生功夫的。此幅即其以八大山人、石涛、石溪等前贤的综合意趣挥洒出的山水作品。自题：有意无意泼墨狂涂，八大二石熔为一炉。但流露更多的笔墨语言和气息则是余氏自家面目。他曾说：“余见马远、夏圭，见八大、石涛之画，喜其笔墨精美，意境高超，每喜临之，而临之辄不似，有时偶画数笔，而又似马、夏、八大、石涛，不知古人似我，而我似古人。因悟画，各有自己机杼，而追求同一形质，笔墨间，或同或异，又何足怪耶，何必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也。”可见他不是以学某家技法为目的，而是通过研习借鉴，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天赋。

署名：任天。钤印：余任天（朱）。押角章：天庐（白）。

江南春雨



笔者以为，画面越简越难、越淡越难，尤其是简淡而能丰富更难。余任天先生这件作品即为这类简淡之作，而我们欣赏到的却是元气淋漓、水墨氤氲的画面。先生亦说：“作画时，运笔之轻重、徐疾，用墨之深浅、浓淡干湿，设色或不设色，须同时进行，乃见气韵生动之致，而有润泽华滋之趣，无枯燥板刻之疾。”

款识：江南春雨。己未春日作于杭州，任天。钤印：余任天（朱）。

高山流水



“山水画勾、皴、点、染为内容服务。以勾为主，皴次之，点又次之，染又次之。勾是山之骨，山之脉络亦在其中，再皴几笔以显山之凹凸；点代表树木小草，应随山之脉络、山水阴阳，视其丰茂繁密处点之，应淡点多于浓点，方无满癞疥之弊；染是表现质感，水墨画用淡墨染，设色用色染。”此作从大处和气势着眼，水墨为主，略施赭石。纵横驰骋，痛快沉着，老笔纷披，驰不失范。正如余先生画上题款：以浩瀚之心胸写高山流水，始觉气象雄浑。戊午十月余任天。

钤印：余任天（朱白相间）。押角章：天庐（白）。

东风洒雨露



余任天先生言：“古人有泼墨、惜墨之说。余以为淡墨、水墨可泼，所惜者浓墨耳。物有向背晦明、干湿枯润，皆须于泼墨、惜墨中求之，能泼墨，能惜墨，然后能墨分五色。”

这是余任天先生的大写意泼墨作品，全画概括、大气，注重整体气势，阔笔纵横，水墨淋漓，恰到好处的空白处理使画面厚重而灵动，气息流荡，很好地表现出了江南的氤氲之气。

题款：拟宋莹玉涧泼墨画法，天庐。钤印：余任天（朱）。

帆影



此作以写为主，大密大疏，近景（杂树、坡岸）、中景（拖船）、远景（江岸、树林、坡岗、渔村、渔船）均以勾勒出之，同时皴擦点染结合，最后点苔，以朱红点染近前花树、船头红旗，以赭石点染渔船和渔村屋顶，以花青、淡赭渲染江岸及树干、树叶。

穷款：天庐。钤印：余任天印（白）。

水墨且为苍翠留



此作浓墨为主，以大写意出之，但画面依然苍润。画家勾写结合，皴染交织，一气呵成，极见功力。画面题诗：几次台风近立秋，青山过雨晚风遒。诗成却喜新凉后，水墨且为苍翠留。

款识：戊午六月二十九日写，七月五日立秋，天庐。钤印：余任天（朱白相间）。

古人诗意册页之二



此作画于册页，表现的是雨中秋色。浓墨勾秋林、涧边山石、稍远处房屋和山脊，以水墨调石青染石块、石坡，朱砂点染秋树与落叶，淡赭渲染石之阳面及远处秋林秋山。画之右置小溪自水汽迷蒙的远处向右下角流出。最后，以极淡的墨色烘托秋阴天气，协调统一整体画面。在此过程中不难看出，画家小心“看护”着溪口、林间及树叶间等的每一处留白。

款识：秋阴不散旋成雨，赭墨林峦看欲无。天庐。钤印：余任天（白）。押角章：天庐（朱）。

秋风潇洒拂泉声



以遒劲老辣的线条勾树干树枝、近处岩石、远山及其下面的村落，饱墨画远山，淡墨渲染山之向背凹凸，赭石点染秋树和岩石亮处，再以浓墨点苔。整幅画着墨不多，近岗远山，满目秋色，雾气中弥漫的似有若无的流泉，用笔手法极其简练，却以一当十，以少胜多，营造出“秋风潇洒拂泉声”的意境。

署名：天庐。铃印：余任天（朱白相间）。

癸亥画稿



此幅看似戏笔之作，但其中的笔墨语言却很丰富，勾勒皴擦点染等技法一应俱全；主次、大小、晦明、向背、虚实等艺理条条俱在。对余先生“笔墨要能离，离则放得开，拓得远、大。倘笔与笔接，墨与墨接，虽缜密工整，难免板实之病，所谓画煞是也”的画语，亦诠释得十分清楚。

穷款：癸亥，天庐。铃印：余任天（白）。




        OEBPS/Images/image_43e22b3e0dea430fbb06e9c1c954dee8.jpg
¢
a&uﬁtw&%.’.‘ﬂ 4 of !
55 e BT B rar
A m e gt Pt B
@ (AT IDLBES)
8 SR ST

.\;\imhq_






OEBPS/Images/image_ac1c058379e844aab4ad952ea08a2573.jpg





OEBPS/Images/image_4b120544cf084fffbd5997da3bc23ebe.jpg





OEBPS/Images/image_23891e3ad3e24ef6984836650c98d23c.jpg
14 B
P
sl
ik &b
L2
% K
>

§ D






OEBPS/Images/image_13e503c8c5b64065a99971cbccb5ae91.jpg
WK S
B R e
2 =R i AR
e LT @ Bockd
R MGyt






OEBPS/Images/image_e85995f946ee4342af61a5adde2a0d2d.jpg





OEBPS/Images/image_b38791fa5d6d4e7280a614a6d297375e.jpg
2o

o

S KT

52

At

-+ S

-+,

S
2 =

ek

o — —

v

~

[






OEBPS/Images/cover.jpg
-

{1 e o £






OEBPS/Images/image_eaeabf0e93664a5dafd9e2ef9fce9260.jpg





OEBPS/Images/image_08d6e39eb6544b5da4f1630dc0567e74.jpg





OEBPS/Images/image_afb1838a623648e7b1a75b4b774c8054.jpg





OEBPS/Images/image_30b3e3c8e05845cab758eeb32b86faea.jpg





OEBPS/Images/image_11502a8b8c15462b945911023219a7d4.jpg





OEBPS/Images/image_f9aa55bac0d04c88be6bc4ed0421a35f.jpg





OEBPS/Images/image_50e3d69498d549d085d44e7bc30fc9c8.jpg
B fr K~

. == e
ﬁ%?§5»vg

s
-4

3

%
&+
3
3
k)
¥
i

-
5%
%

e

T






OEBPS/Images/image_cbdb4564959a47ca9e0036d9108a8129.jpg





OEBPS/Images/image_3e407da20edf4fa99189e57eadd29fa7.jpg





OEBPS/Images/image_7c88bc2415a149abb64cbdbe23d5bafd.jpg
3y
.a‘,,;zmé_\ .
ARG 5T






OEBPS/Images/image_67690a1468ea4b7b892bc1bc39273a1b.jpg





OEBPS/Images/image_9f5cff9bf8754865952ffb551bc41f28.jpg





OEBPS/Images/image_4a8443240e224ebfbf524909a3027820.jpg





OEBPS/Images/image_356b25ef9a0a40a29525baf2fbfc967f.jpg
§ MWAWMEH 4455 4 A A
<Ese D vl @






OEBPS/Images/image_c129a689702345a9ade1d089731000cc.jpg





OEBPS/Images/image_e58b8d44016d4b3797656c96ec32827e.jpg
£





OEBPS/Images/image_1feff6023c784ca8867dea875096c94b.jpg





OEBPS/Images/image_d81d28c90c484563b9ddd2e4b021072b.jpg
2 L2 E)
Lésy )






OEBPS/Images/image_99a8697e92ce4cb0b8fdd068bcc989e8.jpg





OEBPS/Images/image_fc8bc9ee9ffd48438e50ae1ae07c5be3.jpg





OEBPS/Images/image_98c5e38d9e134201ba5ef4f9c7abf821.jpg





OEBPS/Images/image_8a97563f7d0c4a9b9044dac789c68aa3.jpg





OEBPS/Images/image_2e476d2909de48bf823762913567d48b.jpg





OEBPS/Images/image_9ef8b641d6c447618cc396666eb94475.jpg





OEBPS/Images/image_526ff2b39202416294ce884f14759578.jpg
,

ey

TR






OEBPS/Images/image_052514fa18c64c75990be028734581d8.jpg





OEBPS/Images/image_ac7e0b529f644b3183d55c872f486cdc.jpg





OEBPS/Images/image_b7d4fdb218e44817b18bcf7277ddbb64.jpg





OEBPS/Images/image_f23f45d4603248e48ebeb7e8132be960.jpg





OEBPS/Images/image_a23c986347904951bfcf40710b9a02bb.jpg
g\i‘?f %’{%‘ 1) §






OEBPS/Images/image_94a90b46be4b423e920a4102ee0bb942.jpg
NS R

T Ly
AT A AL
4 ot $t P

?A&%.@ A
‘.xh.\n“\ﬂ ‘2





OEBPS/Images/image_6a0899f9e98a484fa2ab10f6e2274385.jpg





OEBPS/Images/image_4fa74bc31b3f464db9f7559bbc6ea8c5.jpg





OEBPS/Images/image_ffedb80c371048b1814eedb0418bd4d7.jpg





OEBPS/Images/image_156bd5b565b04d149ef7d1349729d6ff.jpg





OEBPS/Images/image_85f1393c17cf41f8817b25a31cebfb87.jpg





OEBPS/Images/image_8352a7ed842d4a3dae4d545f1728212c.jpg





OEBPS/Images/pic_02faa8ccb32f48ea8f94a4e02aa7e551.jpg





OEBPS/Images/image_706819d713264f0a8207b5f35fbd708a.jpg





OEBPS/Images/image_adaf5ead02bb42ada67241d22382740d.jpg





OEBPS/Images/image_2c5c898ed0464d30b693e89c4420e28b.jpg





OEBPS/Images/image_2a4062f5419a45cdba37de578d670c15.jpg





OEBPS/Images/image_85ed7eb5c8914c37b5a13be26c7bac1e.jpg





OEBPS/Images/image_cf5f4c4d39a94eba8e1abbfd45b845fc.jpg
ol

QD 1T Mm Pl ‘..9.,.
e T
i - T
Ry i

L,






OEBPS/Images/image_97dd138e05b94c8fbcf45fdbc55af9e3.jpg





OEBPS/Images/image_8cc1e8f55b62441386db3ff892fb646b.jpg





OEBPS/Images/image_256c025fafe34e658fb114ef0111f4f8.jpg
g
wXn st S LA B
S bR B § ror
S i gt A AT
Q)\.kuﬂ@%av&vvmm. -
b1 e 9D






OEBPS/Images/image_36a6e3c947fa4a9ea307fa9447d44afc.jpg





OEBPS/Images/image_2e71da74d8c248e88dc6b517e85c1855.jpg





OEBPS/Images/image_36e24065e64b4befb493693694b42d90.jpg





OEBPS/Images/image_542a0c97d6c94065bfbefffb2a12d339.jpg





OEBPS/Images/image_790a95d2d8a347069735869f83d10baf.jpg





